
卑
南
考
古

從想像走入田野：
考古夢的實踐            

文／圖．李梓瑄

府委託台灣大學進行「國道5號側車道二龍河段延伸新闢工程與淇武蘭遺址重疊範圍之搶救

發掘計畫」，屬於搶救型的發掘計畫，所以在現場大多由那邊的考古大哥們進行發掘，非常

有效率的發掘。對沒考古過的我們來說實習當然是要從頭開始學，而考古工作的開頭就是要

發掘。

淇武蘭遺址是全面性的發掘計畫，以4m×4m的正方形作為一個發掘坑位的單位，坑內

視發掘需要，再以順時鐘方向編為ABCD四個2m×2m區域，土質為黏土。

這裡的實習就是從基礎開始，學習發掘一個2m×2m的坑。前幾層的發掘已依據先前探

坑的發掘結果知道遺物出土的大約深度，因此先以20cm為一層進行發掘，使用大圓鍬把上

層無遺物的土鏟除，但在鏟土的過程中仍要注意黏土中是否有遺物。當有遺物出土時，就會

改以10cm為一層發掘，並改用小工具－小鋤頭與手鏟發掘。發掘結束後會用刮刀把坑底刮

平，目的是為了能清楚辨識土色，以及以後在看坑底照時，不會因為坑底凹凸不平而造成誤

會，然後拍坑底照、完成這層坑底的文字描述。拍照時要在坑底放標竿以及字牌，注意坑底

不能有陽光，因為陽光會使土色有差異。發掘的過程中要學如何寫紀錄，記錄坑底的土質土

色以及出土遺物，如果坑底有土色變化可用敘述並在坑底簡圖上畫出土色分佈，如果坑底有

遺物保留在坑底尚未取起，也要把它畫進簡圖中。一層結束後要整理出土的遺物並裝袋，裝

袋時會把坑細分成四小區abcd分別裝袋，學會分辨遺物種類並在袋子上寫上遺物的資料。

持續以上的發掘程序我並沒有感到厭倦或乏味，反而越做越開心。

探坑挖到一定深度後，學習繪製界牆圖，其實界牆圖和坑底圖很相似，要畫出界牆上土

層的土質土色，以及界牆上遺物的分佈。不同的地方在於界牆是垂直的，所以比坑底圖多一

些資料要敘述，例如：要標示界牆的高度，還要幫各土層做描述⋯。

在最後一周改學作室內工作，學習如何撰寫一份發掘報告，以其中一個2m×2m的坑作

為整理紀錄的練習；整理發掘紀錄的內容。當我把坑的記錄看過一遍後，我發現我不知道要

如何開始把它寫成一篇能看的報告。這個月的實習讓我深刻的感受到「寫記錄」這件事對我

而言非常具有挑戰性，腦中明明有想寫的東西，卻無法清楚地描述出來；所以當我在做發掘

報告時，同樣的問題又再次發生。好不容易，我花了2天終於把這坑的紀錄整理完，但一份

完整的發掘報告還要有前言、計畫緣起、自然環境⋯，還有很多東西需要去完成。

台東－卑南遺址

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針對卑南二期計畫進行全面性規劃，並於2009年提出「卑

南文化公園二期範圍卑南遺址考古發掘計畫」，目的是為了釐清卑南文化二期範圍遺址的分

以前，從電視上看到國外節目在某個偏僻的地方挖到恐龍骨頭，節目中敘述挖恐龍骨的

地點、數量⋯還有他們把骨頭帶回博物館後所做的處理。而這種從地上或地底探索新事物的

過程我非常感興趣，覺得世上仍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尚未被發現，因此當時的我很希望

有以後有機會能做這方面的探索，對這夢想有很深的嚮往。但當時卻因為年紀小，不知道要

如何得到這方面的資訊，慢慢地這一時興起的小小夢想就被我所遺忘了，認為這夢想注定與

我無緣。

直到我升上大學，我很幸運地進入了有人類學課程的人類發展學系。在認識自己的系

所時慢慢地認識人類學，知道人類學又分成四個分科：文化人類學、考古人類學、體質人類

學、語言人類學。上過人類學導論後知道原來以前所嚮往去挖掘以前遺留下來的遺物這件事

原來就是「考古」。但上過考古學概論後，才知道原來我對考古人類學有個嚴重的錯誤認

知。原來我所學的「考古學」是根據古代人類的遺物和遺跡，來建立古代文化的年代、重建

古代人類的生活方式和解釋文化發展的過程；而發掘恐龍骨卻是屬於「古生物學」。很顯然

的，兩者並非相同，前者是探討「人」；後者探討「古生物」。

課堂中老師教導考古的目的、歷史發展、台灣遺址簡介⋯，從中學到了很多新的知識

與觀念，也慢慢地把考古的錯誤認知糾正。之後，我對考古仍有著很大的興趣與嚮往，想對

「考古」有更多的認識，只有課堂的學習滿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好想自己去發掘，親自體

驗發掘過程，並學習課堂中老師沒教的事。

在學期末時由於教考古學概論的陳有貝老師提供我們在暑假去淇武蘭遺址實習的機會，

體驗考古都在做什麼。之後又聽說台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在這學期有開放課程實習。

好不容易有這難得的機會當然要把握，所以我決定兩個遺址都要去，到不同的遺址學習考

古，讓自己有更進一步的學習與認識，並確認自己對考古的興趣以及自己適不適合做考古。

抱著這樣的心情，我開始了我的暑期考古實習。

因此這個暑假我很幸運地獲得兩個地方的考古機會，一個是宜蘭礁溪的「國道5號側車

道二龍河段延伸新闢工程與淇武蘭遺址重疊範圍之搶救發掘計畫」，一個是台東的「卑南文

化公園二期範圍卑南遺址考古發掘計畫」。

宜蘭礁溪－淇武蘭遺址

位於得子口溪、二龍河與茅埔圳的交會處。由於「國道5號側車道二龍河段延伸新闢工

程」將經過淇武蘭遺址，為避免重要文化資產因為工程建設而遭受嚴重破壞，並且為了妥善

保存文化資產、降低因為工程施作造成對考古遺址的影響，依據文化資產保護法，宜蘭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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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與內涵，屬於研究型的發掘計畫。而我

們的實習就是參與這次的計畫，發掘卑南

遺址。

卑南遺址為2.5m×2.5m的探坑發

掘，人工層位以10cm一層，由於土質為

壤土，發掘的工具是使用大十字鎬及鋤頭

來發掘無遺物的土層，大十字鎬非常的

重，對我們女生而言有些吃力。當挖到遺

物時通常代表接近文化層，就會改用小工

具－小十字鎬及小平鏟，這兩種工具較適

合處理壤土。卑南遺址的紀錄項目較複

雜、仔細，在敘述上讓我有點措手不及。

幫助我們發掘的考古隊大哥們的發掘速度

非常快，當我們還在思考上層記錄要寫什

麼時，他們已經幫我們挖好一半了；指導

我們實習生的長庚學長很希望我們在這次

實習中可以培養出精確且迅速進行探坑紀錄的能力，因為記錄非常重要，而且在有些田野一

位紀錄員可能要同時兼顧2個以上的探坑。在遺物裝袋上，卑南遺址把坑細分成25個小區，

分區裝袋。

經過一個月的發掘我們實習生的發掘速度極為緩慢，因此沒有機會繪製原本負責的探

坑界牆圖，反而是去繪製考古隊大哥發掘至3米1的探坑。在繪製界牆圖時，第一個要克服

的就是對梯子的恐懼，因為需要用梯子下到坑底，而且還經常要趴在梯子上才能測量高處的

土層。

在卑南遺址實習滿足了我之前在淇武蘭遺址的遺憾，那就是清洗遺物。8月底因為颱風

 

 

的關係，我們實習生改做清洗之前發掘出來的遺物。剛開始洗很興奮，但洗了以後發現洗陶

片不容易，一個是在用軟毛牙刷清陶片表面時，要很小心的控制自己的力道，不然陶片上很

容易出現刷痕，就算當下用肉眼看不出來，但一放到放大鏡下，可能就會看到施力過當造成

的刷痕。另一個是清洗工作要一直維持同一個姿勢洗陶片，腰很容易就痠了。但整體來說，

仍是不錯的經驗，因為對這次的實習早已抱持著甚麼都要學習到的決心。

在這裡實習的另一個收穫是學長帶我們去遊東部的幾個遺址，學長跟我們介紹路上經

過的遺址，並對其中幾個遺址做地表採集；就是從地表上採集石器及陶片等遺物。我認為作

地表採集，最需要具備的就是在地上尋找遺物的眼力。剛開始我們連石器都分辨不出來，幾

乎找不到任何一個石器，反而是學長不斷地找到，然後我們也就養成了，看到疑似石器的石

頭就拿去問學長的習慣，但也經常被學長回「不是」。過程中，學長給了我們很多指導，例

如：石器的材質通常是變質沙岩、石器的形狀、類型⋯。持續這樣的教學方法，我們的錯誤

率慢慢降低。而我在地表採集的後遺症就是會無時無刻的掃過地上的石頭，尋找是否有遺

物，但通常不是在遺址上，不管怎麼看都不會找到的。

採集回來的遺物也是由我們實習生負責清洗，在清洗的過程中，偶然地整理出這次實習

對遺物的態度有非常有趣的轉折。發掘時，遺物的出土量非常少，所以非常渴望能有多點的

遺物；在地表採集時，撿到非常多的遺物，感到非常愉快；清洗遺物時，很氣自己為什麼要

撿那麼多；洗完後，看著那些遺物，心中卻又感到非常欣慰。

這個暑假的考古實習，流下許多汗水，換來許多寶貴的經驗。不只是對考古的樂趣依

舊，也認識了很多不同的人，完整的體會到考古田野的樂趣。非常感謝讓我實習的單位，以

及這段期間照顧我的長輩們，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再向他們學習更多考古的相關事物。

（作者為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九七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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